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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验手上功夫，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

胡玉娥和电影的不解之缘，离不开家学渊源。 她的父母
分别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和技术厂工作，带着家人对于职业传
承的期待， 胡玉娥在上世纪 80 年代毕业后也进入了上技
厂。 那时还是胶片电影和印制拷贝的黄金时代，她入厂后主
要从事的是电影底片剪接工作。

2012 年开始，胶片电影越来越少，厂里开始组建电影修
复团队，许多技术岗人员纷纷转型，胡玉娥也转型成为一名
胶片修复师。

胶片修复可以说是老电影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前端关

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续数字修复的难易程度，“我们一直
坚持的理念是物理修复做得好一些，那么负责数字修复的人
就能轻松一点，尽量减轻他们的压力。 ”胡玉娥说。

一般来说，胶片素材被送入厂后，首先要检查验收胶片
的种类和保存情况，“如果是单纯原底胶片的话，十几本胶片
拼接起来就是一部电影。 但是如果电影里有技巧的话，技巧
镜头是单独的胶片， 需要两本叠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画面。
也就是说比如没有技巧的一部电影是 10 本胶片的话，那么
它如果每本有技巧，那就有 20 本胶片，一般会分别标注为 A
本和 B 本。 ”胡玉娥解释道。

接下来就到了需要考验手上功夫的修复和清洁流程，这需

要修复师十足的细致和耐心。长期封存在盒子中的老胶片随着
时间的侵蚀，散发着酸味，会出现各种问题，在修复时要先用清
洁工具手动清除尘埃、祛除霉点，也需要修理斑点或断裂的齿
孔，并用标准的牵引片取代坏的牵引片，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

“有时候胶片齿孔破损得很厉害， 需要用其他的胶片垫
上去，齿孔只有几毫米，所以需要很高的精确度，相差一点点
跑胶片的机器就跑不过去了，一定要完全吻合。 就像给衣服
打一个边缘完全吻合的补丁一样，上下不能相差一点。 ”

同时，存放已久的老胶片往往会散发出非常刺鼻的酸腐
味，因此所有修复师都需要一直戴着口罩、头顶抽风机工作。

之后素材会被送到超声波洁片机进行清洗，摆在台面上
用绒布擦拭，完成物理修复后就会进入到数字修复阶段。

所谓数字修复就是在完成对胶片的物理修复后，通过专
业扫描仪将胶片内容转化为数字资料， 并通过电脑进行调
色、噪点修补、清晰度调节等进一步修复。

这项工作如同修图，一帧画面就是一幅图，电影画面每
秒 24 帧，就是 24 幅图，一部电影平均有 15 万帧，相当于要
修 15 万张图。

作为在上技厂工作了近 40 年的“老法师”，除了主要负
责的物理修复， 胡玉娥也参与进了电影修复的全流程中，她
会检查后续画面清晰度、画面色调、音频是否有噪音等问题，
给出解决方案和建议。

| 不仅抢救胶片，也呈现、见证历史

十多年来， 胡玉娥带着只有三四人的物理修复团队，参
与了《芙蓉镇》《画魂》《红色娘子军》等 4K，《牧马人》《城南旧

事》《父亲》《红日》2K 等近 300 部老电影的修复工作。
之前做了二十多年电影剪接师，几十年如一日地与胶片

相伴，因此从剪接师到修复师的身份转换并没有对胡玉娥造
成很大的困扰，不过《祥林嫂》可以说是她修复生涯初期遇到
的小难题。

“素材情况不太好， 拿到胶片的时候就发现画面花斑很
严重，而且那时候我们数字修复才刚开始，用的软件也没有
现在高级，我们还是想修好一点，尽量减少数字修复人员的
压力。 那时候我去问了我母亲，她说可以用凡士林来清洁。 ”

来自老人的提醒帮了大忙，最终胡玉娥花了近一个月时
间，用棉签蘸凡士林，手工一点点擦洗那些洗片机难以清洗
的底片，才完成了物理修复。

一般来说，保存比较好的胶片，物理修复需要两周，数字
修复需要一个月，而保存情况较差的比如《祥林嫂》等影片，
物理修复就需要近一个月，而数字修复耗费了近三四个月。

2018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上， 胡玉娥走到了台
前，走上了光鲜亮丽的舞台，为观众介绍电影修复工作，她也
希望能有更多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来了解这份默默无名为老

电影“修容”的职业。
“我们在做修复的时候，一方面把修旧如旧作为宗旨，但

也想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些修复的亮点。把过去很久没有
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影片又重新呈现出来，不仅能让老影迷重
温，对于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年轻人来说，每一部影片故事情
节都是当时社会的缩影，这其实是他们了解以前社会文化和
风土人情的重要渠道。我觉得物理修复的意义不仅仅是抢救
胶片，也是对历史的呈现和见证，所以我感觉很自豪。 ”

回忆和胶片相伴的 40 年，胡玉娥动情地说：“我们对胶
片的爱护就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所以我们是怀着敬重的心
去修复胶片。 每次一拿到胶片就有一种亲切感，就像在抚
摸自己的小孩一样。 ”

前段时间， 胡玉娥团队刚刚完成了 2000 年上映
的《黄埔军人》的修复工作，目前正在对 1986 年上映
的上影厂老片《我和我的同学们》进行 4K 修复，今年还
有多部影片正躺在待修复的列表中———十年如一日，
修复师们不曾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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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修复师胡玉娥：
与时间赛跑，让老电影焕发新生

在各大电影节以及各类主题影展活动中，2K、4K 修复版老电影一直是影迷们的心头好，那些高分经典影片经常一票难求。
这些重新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的老片焕发新生，除了电影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以外，更是离不开幕后电影修复师的努力。 他们为老胶片拂去尘埃，抢救陈旧的画

面，让这些银幕佳作旧貌换新颜。
上海电影技术厂胶片修复师胡玉娥便是这个群体的一员———十多年来，她怀着敬重的心修复一盘盘胶片，与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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